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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 世纪末至今，全球化已经历经近两个周期的演变，目前处于第二周期的后半期，全球化与逆全球

化这两种状态交替出现，由此生成“全球化钟摆运动”。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举措强化了全球化钟摆运动的

第二次回摆，动因主要是美国: 内部利益分配不公; 不愿意过多承担全球治理的成本和责任; 外来移民导致民众的

不安全感增强; 草根阶层的民粹主义明显强化。特朗普政府实施“逆全球化”举措的根本目标是重构有利于美国的

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其“逆全球化”举措将在一段时间后逐渐减弱并最终消失。中国应采取短期应对和中长期管

理相结合的双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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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第一次 “扩张”出现于 19 世纪末，

这一“扩张”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 引致诸多

国家构建关税壁垒) 而终结; 全球化的第一次 “收

缩”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并在 “大萧

条”期间明显强化;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 1944

年) 终结了全球化的第一次 “收缩”并开启全球化

的第二次 “扩张”，这次 “扩张”在 “苏东剧变”

之后得到明显强化;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 ( 2007

年) 终结了全球化的第二次 “扩张”并开启全球化

的第二次 “收缩”，这次 “收缩”的态势、强度因

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政策的出现及实施而显著

强化。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低

迷，“黑天鹅”事件频出，“逆全球化”暗流涌动，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艰难时期，

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断

升级，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起将

价值 20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增加到 25%，引

起诸多国家各界人士对中美之间甚至多国之间爆发

“贸易战”的担忧。

从现有文献来看，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之

后，国内外诸多学者撰文分析了特朗普即将实施或

已经施行的政策对全球化的影响。帕利［1］指出，特

朗普获得政治成功的关键是他的亲工人 “化装”，

包括他的反全球化言论，但他真正的经济利益却大

不相同; 凯尔纳［2］认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以

部分地理解为全球范围内的威权民粹主义、民族主

义和反全球主义运动的兴起; 李向阳［3］认为特朗普

的“逆全球化”经济政策抓住美国经济面临的核心

问题，有可能助推美国经济复苏; 盛斌和宗伟［4］认

为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收入差距拉大、产业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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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恐怖主义威胁和反建制力量崛起的产物。这

些研究成果基于不同视角对特朗普政府的 “逆全球

化”政策展开分析并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果，

但必须注意到，这些研究并未将特朗普政府的 “逆

全球化”政策置于全球化历史演变这一宏观视阈之

中分析。鉴于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情况的考量，有

必要对以下问题展开分析: 全球化钟摆运动的组成

周期情况如何? 强化全球化钟摆第二次回摆的特朗

普政府“逆全球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特朗普

政府“逆全球化”的动因有哪些、本质是什么、趋

向如何? 中国采取哪些策略能够有效应对特朗普政

府的“逆全球化”举措?

一、全球化钟摆运动的周期

19 世纪末至今，全球化已历经近两个周期的演

变，目前处于第二周期的后半期，全球化与逆全球

化 ( 即扩张与收缩) 这两种状态交替出现，由此生

成“全球化钟摆运动”。

( 一) 全球化钟摆运动第一个周期

1. 全球化钟摆运动第一个周期前半期 ( 19 世纪

末至 1913 年) 。从政治上看，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

欧洲国家开始在世界诸多地区扩张，这一扩张首先

在美洲实现，美洲绝大部分地区成为欧洲国家的殖

民地，其后这一扩张逐渐在大洋洲、非洲和亚洲实

现，使世界各地在 19 世纪末期日益联结，为第一次

全球化浪潮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从经济和技术

方面来看，19 世纪 60 年代，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陆

续展开第二次工业革命，在 19 世纪末期已经取得重

大成就，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资本积累、经济快速

发展之后，为了获得更多收益，开始资本输出，与

此同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来临使陆运及航运技术、

条件大幅度改善。这些均有效助推了第一次全球化

浪潮。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 ( 即全球化钟摆运动的第一

次扩张) 始 于 19 世 纪 末，从 经 济 层 面 看，这 次

“扩张”的最重要动力是大西洋贸易的崛起，这一

贸易的崛起，从宏观上看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出现

相关，从中观上看，与美国在 19 世纪中后期迅速崛

起密切相关，与拉丁美洲在 19 世纪后期的逐渐发展

相关，也与欧洲国家对非洲的瓜分相关。与 20 世纪

后半叶的全球化相比，全球化的第一次 “扩张”广

度相对较小、深度相对较浅，在很多当代研究者眼

中并非真正的全球化。但与 19 世纪末之前相比，全

球化的第一次 “扩张”无论波及的地理广度、人口

范围还是所导致的经济一体化深度都是惊人的。全

球化的第一次 “扩张”，第一次使全球大量国家和

地区在经济上联结为一个整体，不同国家和地区之

间的商品实现较快交换，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所展开

的商品生产都有可能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运行

情况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2. 全球化钟摆运动第一个周期后半期 ( 第一次

回 摆，1914—1943 年)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的 爆 发

( 1914 年) 标志着全球化开始逆转 ( 出现 “逆全球

化” ) ，全球化钟摆运动出现第一次回摆。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全球化的程度已经明显高于 19

世纪末期，诸多国家 ( 尤其是很多欧洲国家) 之间

的经济往来十分频繁、经济融合程度较高，呈现出

良好的发展态势，但这一态势在 1914 年因为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戛然而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

发是两大国家集团之间利益争端的极端呈现，以德

意志第二帝国和奥匈帝国为成员国的同盟国与以英

美法意俄等国家为成员国的协约国展开全面战争，

这种敌对状态对全球化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敌对

国家之间纷纷构建关税壁垒，以诸多经济举措对敌

对国家形成打击，全球化钟摆运动的第一次回摆随

之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未迅速带来全球

化的复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关税壁垒

具有明显 “惯性”，难以在极短时间内消除，在这

些关税壁垒有松动迹象之时，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

强化了全球化钟摆运动的第一次回摆，成为这一回

摆的最重要影响因素。1929 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使美

国经济遭受重创并迅速波及欧洲，英法等发达国家

也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而强化关税壁垒，“逆全球化”

态势进一步增强。例如 “大萧条”出现之后，美国

政府于 1930 年 6 月颁布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

使美国两千余种的进口商品关税被提升至历史最高

水平，英法德等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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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5］。这些举措显著强化了全球化钟摆运动第一次

回摆的程度。这种回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而进一步强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才因国际

形势的变化而终结。

( 二) 全球化钟摆运动第二个周期

1. 全球化钟摆运动第二个周期前半期 ( 1944－

2006 年) 。1944 年 7 月，在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

议上，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共同确立布雷顿森林货

币体系［6］，标志着全球化钟摆运动的第一个周期终

结、第二个周期开始。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出现有其

特殊背景。从政治层面看，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

胜利的态势已经明朗，对全球化形成严重阻滞的政

权将被彻底击败，全球化在政治层面逐步获得有效

保障; 从经济层面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出

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彻底终结，

一些大国先后进入经济繁荣期，为全球化的复兴创

造了良好条件。此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不断强

化，西方国家构建起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

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全球化进

程稳步推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第三次科

技革命全面来临，助力了全球化的迅速推进; 亚非

拉大量殖民地获得独立，全球化的市场显著扩大、

夯实; 世界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分为西方阵营 ( 以西

方国家为主体) 、东方阵营 ( 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

体) 和不结盟阵营 ( 以大量发展中国家为主体) ，

但这三大阵营之间的经贸往来依然存在，并未对全

球化形成严重阻滞。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

苏东剧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全球化的障碍，全球

化的环境进一步优化，全球化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

大，影响程度进一步提升。

2. 全球化钟摆运动第二个周期后半期的起始

( 第二次回摆，2007 年至今) 。2007 年，美国爆发

次贷危机，快速演变为波及世界诸多国家的金融危

机，“占领华尔街”及一些相似运动出现于这些国

家之中，其目标直指大型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及其

政府的救助措施，全球化钟摆运动出现第二次回摆。

这一回摆的出现也有其深刻背景。如: 世界多极化

态势已经不可逆转，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已

经不可能继续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些国家

试图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通过世界贸易获得明显收益，

而这些国家所求的世界贸易常常是一种损人利己的

贸易。全球化金融危机之后数年，这一回摆的态势

日益明显，重要事件如英国于 2016 年通过 “脱欧”

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实施诸多逆全球化

政策，标志着“逆全球化”态势进一步增强。

二、特朗普政府强化全球化钟摆第二次回摆的

主要政策及措施

( 一) 经贸与财政政策———对外贸易保护主义

与对内扩张财政政策并存

诸多经贸政策表现出美国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

特朗普政府公开倡导保护主义，退出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 ( TPP) ，并就已经生效的自由贸易区协定

开展重新谈判，退出全球气候变化公约，甚至威胁

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WTO［7］，开始放弃长期承担的维

护世界市场的责任，并向与美国之间存在贸易逆差

的国家通过增加关税和强迫购买方式单方面削减贸

易逆差; 倡导所谓的 “公平贸易”或 “对等贸易”;

拒绝遵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条款。对外收缩对内

扩张的财政政策取向。特朗普政府主张全面退出国

际多边组织或协议，不再提供免费公共产品，要确

保把钱用在基础设施、道路和高速公路上，增加财

政支出，扩大内需。其未来可能的政策影响: 美国

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使未来美国公共债务激增，如果

美国发生债务危机，中国持有的美债价值面临缩水

的经济风险。

( 二) 税收政策———以减税为重点

减税是现任美国政府的政策核心，包括对企业

和个人的减税。拟出台的针对企业的减税政策: 对

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累进档进行改革，将目前的七档

税率简化为三挡，即 12%、25%和 33%; 将企业所

得税由原本的 35%降至 15%; 跨国企业或处于其它

国家的企业将利润汇回美国之时，征收一次性优惠

税 10%。针对个人的减税政策: 将扣除额标准大幅

度提高，升至当前额度的 4 倍，个人申报者提高至

两万五千美元，已婚联合申报者则提高至五万美元;

废除遗产税，并在股息及资本利得税的税率方面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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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20%这一上限; 14 岁以下的美国少年儿童不用上

缴托儿费。如果上述政策得以落实，将形成较大的

竞争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诱发部分美国企业撤离

中国市场，对人民币汇率以及中国的国际收支、外

汇储备产成较大冲击。

( 三) 产业政策——— “制造业回归”

从“海外制造”向 “制造业回归”转变，变相

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具体政策有: 《公司离岸法》的

实施将被终止，逐步废除美国政府所认为的对就业

造成损害的监管规定，基于此实现流向海外的就业

机会 ( 尤其是生成于制造业的就业机会) 回归美

国。借助一些新关税的设立以阻滞某些推进全球化

进程的公司开展商贸活动，鼓励大量企业将滞留于

美国之外的资金移回美国投资，追缴海外公司的海

外所得税收，将这些收入纳入财政，用于投资美国

经济落后的州。“回归美国”产业政策的实施必将

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的推进产生明显负面影响，

削减中国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阻滞中国大力吸

引外资。

( 四) 货币政策———紧缩

加息和强势美元将打破全球原有资本流动、利

率、汇率三者之间的平衡，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

荡，对中国货币政策和全球金融市场影响深刻。紧

缩美元政策将增加中国金融的不确定性，美元紧缩

周期可能引发强势美元和人民币贬值走势、资本外

流压力、通货膨胀预期，增加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

难度。

三、特朗普政府 “逆全球化”的动因、本质与

趋向预估

( 一) 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的动因

1. 内部利益分配不公。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

美国不同阶层的获利存在显著差异，总人数占比极

小的精英阶层 ( 尤其是硅谷以及华尔街的财阀) 占

据了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的财富，总人数占比极大的

中产及低收入阶层仅拥有远低于其人口占比的财富，

而且近年来这一态势在不断恶化 ( 贫富差距变大) ，

这一情况部分归因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美国

的制造业大量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致使美国一些工

人失业或只得从事低收入的工作，且导致资本拥有

者、高技术拥有者在利益分配中获得更多收益，贫

富差距由此拉大，因此美国中下阶层普遍对经济全

球化持抵制态度，进而成为本轮全球化钟摆回摆的

重要力量。

2. 逃避全球治理的主要责任和成本。全球化进

程的推进需要全球治理体系的支撑，目前，全球治

理体系呈现支离破碎状态，对全球贸易财富的分配

难以再做出妥善的制度安排，而在超国家的财富分

配过程中绝无可能采用超主权国家的力量来展开。

面对全球公共领域的问题，美国认为由于其所负担

的治理成本可能超出其获得的收益，要求其他利益

行为体共担国际责任，分摊治理成本。这是特朗普

政府制定并实施“逆全球化”政策的重要原因。

3. 外来移民导致民众的不安全感增强。美国立

国最初的一百余年之中，移民有力地助推了美国的

发展，但随着美国整体实力的增强，美国政府及民

众开始倾向于排斥整体素质 ( 指受教育程度及掌握

技术的程度等) 较低的移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掌

握技术较少的移民进入美国之后，美国底层民众的

工作机会会被抢夺，美国底层民众中催生的抵制移

民情绪在 2007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更为明显

———次贷危机及之后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使美国的

失业率显著上升，失业的美国底层民众不仅将失业

归因于金融危机的出现，也归因于移民对其就业机

会的抢夺，因而抵制移民的情绪得以强化。大量美

国底层民众将移民视为全球化浪潮的重要表现，基

于对移民的抵制，他们也对全球化持抵制态度，这

是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政策得以生成的另外一

个重要原因。

4. 草根阶层的民粹主义明显强化。次贷危机爆

发至今的十余年中，美国的经济情况不佳，助推了

美国草根阶层民粹主义的兴起，数字时代的到来强

化了民粹主义的复兴态势，美国草根阶层在现实之

中及虚拟空间对既定规则及制度发起挑战，致使美

国主要政党 ( 尤其是共和党) 为了获得选票而不断

倾向草根阶层，一些政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裹挟草

根阶层，为其政治集团在选举之中获胜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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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些政治集团会不断出台迎合草根阶层

民粹主义的政策，从而生成一股新的逆全球化力量。

( 二) 特朗普政府 “逆全球化”的本质及趋向

预估

特朗普政府诸多 “逆全球化”举措的出现是否

标志着美国将要全面退出全球化? 答案是否定的。

美国绝对不会弃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于不顾，更不可

能冒着失去全球霸主地位这一风险而全面退出全球

化。以特朗普为核心的美国领导集团从 “小商人”

这一视角对全球化进行观察，认为美国长期为全球

治理提供了大量的公共产品，为全球化进程的推进

贡献颇多，却并未能经济全球化之中获得对等的收

益。特朗普政府实施诸多 “逆全球化”举措的真正

意图是借助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使美国的比较优

势得到充分发挥，甚至对世界贸易体系进行重塑，

使之有利于美国在世界贸易中获得最大利益。

全球化钟摆第一次回摆之时，美国在经济总量

上已经超过英国，只是尚未真正成为世界领导国。

全球化第二次回摆之时，美国在经济总量上依然是

世界第一，这一回摆的消除可以从两个方面实现:

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消除 “逆全球化”举措———

特朗普政府自己消除或因特朗普任期结束而消除;

中国取代美国的第一经济大国甚至世界领导国地位

并消除“逆全球化”这一宏观态势。实现前者的时

间长度小于实现后者的时间长度，但无论如何，特

朗普政府“逆全球化”将最终消失。

四、中国有效应对特朗普政府 “逆全球化”的

策略

( 一) 短期应对策略

1. 强化对国际贸易法制的研究，为驳斥 “逆全

球化”谬论奠定坚实理论基础。首先，基于法律推

翻美国发动 ( 对中国的) 贸易战的立法基础。对美

国发动贸易战所依托的 《对敌贸易法》 《国际紧急

状态经济权力法》等法律展开深入研究，从中找出

与国际贸易法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条文，借助

国际法对美国的举措形成制约。其次，从理论上对

盛行于美国的一些谬论加以驳斥，使美国大部分民

众明白，特朗普政府实施 “逆全球化”举措的主要

目的之一是使中国成为美国一些工厂倒闭、一些工

人失业的替罪羊，在维护美国大型银行、大型企业

的同时转移国内矛盾，实现美国政府的稳固统治。

2. 后发制人、精准应对。面对美国已经挑起的

关税战，中国事前认真做好预案并进行效应评估和

实盘推演，当前首要任务是做好出口受阻企业的救

助工作，帮助企业转向内销或向其他国家市场出口，

加强下岗工人的救助、培训与转岗工作。除了有效

防守之外，还要进行精准反击，打击挑起贸易保护

战的相关利益集团，通过他们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将促使这些产业的利益相关者向特朗普政府施加压

力，促使 其 对 “逆 全 球 化”政 策 加 以 修 订 甚 至

终止。

3.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序推动资本账

户开放。保持实体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状态，

进一步强化中国投资者的信心; 强化对各类投资行

为的监管，尤其是严格监管大额非主业投资等，防

止一些企业借助跨国并购实现资金转移、资本外逃。

4. 主动承担引领世界气候变化治理责任。美国

已经宣布退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此举

使美国在全球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在很多国家看来，

美国此举标志着其不再是积极承担国际法律责任的

国家。针对这一情况，中国有必要继续承担世界气

候治理的相应责任，并争取在气候谈判之中占据主

导地位，使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某些关键领域之

中做出让步。如: 禁止欧盟继续对中国新能源领域

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制定新规定，使新增林木

储量可以抵扣二氧化碳减排。

5. 积极争取中美产能合作。特朗普政府拟新增

6 000 亿美元基建资金，这一投资计划存在巨大资金

缺口。从基建投资领域来看，中国在资金规模、技

术实力、质量速度、经营效率等方面都居世界领先

地位，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这领域展开合作，将给

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带来丰厚的回报。

( 二) 长期战略———新理念引领全球化

1.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的支撑

有效应对特朗普政府的 “逆全球化”举措。特朗普

政府实施“逆全球化”举措的理念动因是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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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零和博弈。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全球化过程中，

与美国展开贸易的国家获得收益意味着美国的利益

受损; 美国进口商品或展开对外投资意味着美国的

就业机会丧失; 其它国家的产业发展则意味着美国

产业的衰落。这些错误理念所催生的必然是 “逆全

球化”举措。针对催生“逆全球化”举措的错误理

念，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致力于

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必须展开合作、实现共赢，

这将有助于消除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 “治理赤字”。

2. 强化 G20 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功能。20 国集

团 ( G20) 这一全球治理平台在协调各国宏观经济

政策、降低直至消除全球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金融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一全球

治理平台出现一些问题，如动力不足、议题宽泛化

等。目前，这一全球治理平台的不同国家之间出现

明显分化，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实施 “逆全球

化”举措，以中国为首的诸多新兴国家则希望全球

化进程得到继续推进。鉴于此，中国有必要联合其

它新兴国家，借助 G2O 这一全球治理平台降低特朗

普政府“逆全球化”举措的负面影响。

3. 持续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国际规则的制

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经济实力持续增强，

中国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经济融合程度不断提升，

全球经贸规则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加深。中国应该采

取更积极、更开放的态度参与全球经贸规则的完善，

例如: 利用美国退出 TPP 契机，加快 ＲCEP 谈判进

程，为组建 FTAAP ( TPP 加上 ＲCEP ) 创造条件;

在 WTO 框架下联合欧洲、新兴市场国家、东盟等共

同改进合作共赢的世界经济和贸易规则，发挥更多

的建设性力量。

4.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和金砖国家合作

机制助推全球化进程。目前，已经有数十个国家加

入“一带一路”倡议并在这一倡议的实施过程中实

现合作共赢，有效助推了全球化进程、降低了特朗

普政府“逆全球化”政策的负面影响。金砖国家合

作机制的出现意味着最重要的新兴国家在经贸等领

域展开合作、实现共赢，也意味着八国集团合作机

制之外出现了另外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之间的

合作机制。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有必要持续推

进“一带一路”倡议并基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助推

全球化进程、降低特朗普政府 “逆全球化”举措的

负面影响。因地制宜地细化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

过程中与不同国家的合作机制，深化金砖国家之间

的经贸往来，减少相互之间的贸易摩擦。

19 世纪末至今，全球化已历经近两个周期的演

变，目前处于第二周期的后半期，全球化与逆全球

化这两种状态交替出现于全球化进程之中，由此生

成“全球化钟摆运动”。特朗普政府 “逆全球化”

举措的实施强化了全球化钟摆运动的第二次回摆

( 提升了这次回摆的强度) ，其 “逆全球化”举措的

动因存在于诸多方面。必须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

实施“逆全球化”举措的根本目的并非让美国全面

退出全球化进程———美国绝对不会放弃全球化给美

国带来的大量收益，更不可能冒着失去全球霸主地

位的风险全面退出全球化。特朗普政府实施 “逆全

球化”举措的根本目标是重构现行国际经贸秩序，

使之为增加美国利益而服务，而且美国的 “逆全球

化”举措将在一段时间后逐渐减弱并最终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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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Anti－ Globaliz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ed Pendulum

YU Jianxionga ，CAO Dongyingb

( 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b.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Fuzhou 350001，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globalization has gone through nearly two cycles of evolution. Current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cond cycle，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alternately appear，thus generating a global

pendulum movemen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nti－globalization measures have strengthened the second swing of

the globalization pendulum. The motivation mainly 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fair distribution of internal interests;

unwillingness to bear too much of the co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creased sense of insecurity

caused by immigration; and intensified populism of the grassroot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nti－globalization measures is to reconstruc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ules and order in favor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nti
－globalization measures will gradually weaken and eventually disappear after a period of time. China should adopt the

dual track strategy of short－term response and medium－ and long－term management.

Key words: anti－globalizati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pendulum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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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ts and Path Selection of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in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A Case Study of Jinjiang

WU Xiaoyuan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Minjiang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case study of Jinjiang manufacturing and discusses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s characterized by digital manufacturing，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and green manufacturing.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thinking，the degree of co－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the supply of talents are the main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Jinjiang experience，buil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community and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strengthen the supporting foundation of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 multi－
level talent team to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Key words: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Jinjia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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